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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罗建红(浙江大学副校长)

假如没有高考
他会是个种茶能手

如今在神经生物学方面颇有建树的罗建

红，40 年前，因知青下乡，曾在茶场务农，每

天在种茶、采茶、炒茶中度过。直到 1977 年

10 月，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19 岁的他才

放下了锄头，重新捧起书本。

那年高考先在各县市进行初试，通过后

才能参加全省组织的统一考试。而从得知高

考恢复到参加初试，所有考生仅有一个月的

时间复习备考。换作是现在的考生，早就该

进入冲刺阶段了。那时的罗建红和小伙伴

们，却才翻出零星的复习用书，互相借着看，

几人合用。据他回忆，那时大家身边都没啥

靠谱的复习材料，他刚巧有一套《中学数理化

自学丛书》，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不像现在，教

辅书能挑花眼。

不光时间紧张，没复习资料，连像样点的

复习场所也没有。罗建红索性每天一早就搬

出小板凳，到知青集中安置点门口的大树下坐

着看书，其他预备高考的知青也照做，几个人

一边看一边讨论，复习气氛倒是很好。因为高

中阶段基础扎实，他总是最快解出题目的那个

人，很快就成了“临时老师”，他也从不藏私，都

愿意和大家分享。“我们那时复习条件的确不

好，但是换个角度看，仓促迎考反而避免了应

试教育，比拼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

12 月，正式高考那天，罗建红独自一人

步行去考点。“本来考点离家就不远，而且那

时也没有所谓的送考一说。印象中，那年的

考点外，除了考生，就没其他人了。”他解释

说。那年，开化有数百名考生参加高考，有比

他年长十岁的，也有比他小两三岁的，有的刚

放下田里的农活，有的刚走出工厂。大家坐

在考场里，看上去简直像两代人，最大的年龄

跨度有十四五岁。但来不及感叹这样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的场面，所有人都埋头答卷，想把

握来之不易的机会，因为好些人已经等了 10

余年。

若干天后，成绩单张榜公布，全县上线考

生仅有 30 多名，最终只录取了 17 个人，罗建

红是其中之一。他被原浙江医科大学录取，

分到了医学五班。

金洁(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

假如没有高考
她也许是名会计

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金洁教授，一眼就

在同学会纪念册的那本图集的扉页，看到了自

己当年的照片，一位神采飞扬的清秀少女。40

年前参加高考时，她18岁，却已经是个经验丰

富的工人了：一开始在工厂里给羽毛球拍穿线，

后来又去了荧光灯厂做灯管，还做过出纳。‘假

设没有高考，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会计吧。”她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金教授老家在温州，恢复高考的消息，还

是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妈妈建议我试试，

我就跟厂里请了假，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书，回

家复习。”她回忆说。离开校园好几年了，仅

有的两个月复习时间，满打满算也不可能补

上所有的考试科目，她把多数时间都用在了

自己的强项数学上。据说，因为她每天看书

到很晚，爸妈的朋友夜里路过她家门口，看到

灯还亮着，以为是灯坏了，特地上门提醒。

一直很支持女儿高考的妈妈，在她上考

场前，炖了一支人参。“说要给我补补。不管

40 年前，还是现在，感觉爸妈对孩子的心意

都是一样的。”金洁说。

那年高考和今年一样，也是两天，考了语

文、数学、政治、物理和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

合并，安排在同一场考试。每门课满分 100

分（物理和化学各50分），总分是400分。录

取结果出来，200 分就能被省内不错的大学

录取，相当于每门课平均考50分就够了。而

金洁，仅数学就考了 73 分，是当年绝对的单

科高分。尽管物理化学弱了点，但还是轻轻

松松进了原浙江医科大学。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她填的第一志

愿。“我的第一志愿是浙大光学系，因为是爸

爸的建议；医大其实是第二志愿，因为妈妈是

护士。”金教授说，“那时的高考生对填报志愿

懵懵懂懂的，也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都是家

里人给建议。相比之下，现在的高中生幸运

多了，有许多信息渠道了解学校和专业。”

盛祖立(杭州哼哈口腔医院院长)

假如没有高考
他的医学成就没这么高

但在这次的同学会上，老大哥之一的杭

州哼哈口腔医院院长盛祖立（原浙江省口腔

医院副院长），一直坚持一个观点：“我们这批

老三届高考生是幸运儿。”盛院长是 1947 年

出生的，参加高考时已经 30 岁了，在杭州牙

病防治所当医生，妻子正挺着大肚子，后来到

原浙医大入学报到时，儿子已三个月大，只好

一边当学生一边做爸爸。

他说：“六六年因文革废除高考，七七年

恢复高考，给我们这帮老三届的同学重新燃

起上大学的希望。当为数不多的老三届同学

重新拿起课本回到梦寐以求的大学时，不少

人已拖家带口。大家除了庆幸能赶上这一改

变人生命运的唯一机会外，就是以分外的勤

奋去报答历史给他们的机遇。”

盛院长是 77 级口腔班的，40 年后，全班

31 名同学中，人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 4

位博士，6 个硕士，7 个博士生导师，13 个硕

士生导师，各级学科带头人 10 人；有 20 人先

后担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科主任、所长；

3 人担任国际牙医学院院士；15 人获省级以

上科技成果奖⋯⋯盛祖立有点自豪地说，恢

复高考后的77届大学生是一批懂感恩、有理

想、敢担当的历史群体。

事实上，在原浙医大 77 级 500 多名学生

中，毕业后留校深造、任教的就有 110 多人，

其余也基本都进入县级医院工作，起点都很

高，大部分同学都成为我省各级医疗机构的

院长科主任学科带头人。

为什么40年前的这届高考生，都如此出

色？“一是因为当年录取率低，选拔出来的绝对

是精英，放下书本多年，还能重新拿起来；二是

大家都很珍惜读书的机会，大学里非常刻苦，

夏天没有电扇空调，就放一盆水和一块毛巾在

旁边，擦了汗继续读书；三是当时专业人才断

档，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发展平台，对我们这代

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罗建红分析说。

当 2017 届高考生走进考场的时候，有一群“考生”在考

场外纪念参加高考 40 周年。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

“77届”。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就是“77届”之一。

昨天，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两本书，一本是文集，一本是图

集，是老同学刚送来的“浙医 77 级入学四十周年同学会纪念

册”。因为在5月26日，原浙江医科大学1977级学生刚在杭

州开过同学会。“我们那届有16个班，500多名学生。没想到

那天到了 403 人，是历次同学会到得最齐的一次。好些老同

学是从省外甚至国外专程赶回来的。场面很热闹，也很感

动。”罗建红说，“一来是因为当年那段共同的特殊经历，同学

情谊深厚，二来是因为大家久别重逢，都在感叹，一晃眼，我们

居然已经认识四十年了。“

罗建红与老同学们的相识，源于 40 年前的那场高考，不

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钱报记者专访原浙江医科大学1977级学生

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40年前也是只考两天

假如没有高考⋯⋯
那些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

原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77级2班毕业留念。

当年的学霸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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